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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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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混合利用倡导不同使用性质/功能用地的混合布局，是提高经济发展活力与土地利

用集约度的重要途径。当前，土地混合利用主要应用于城市用地演变与规划实践领域，伴随着

城乡互动加剧，城乡界限趋于模糊，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与功能逐渐多样

化，也呈现显著的混合利用特征。基于此，尝试将土地混合利用应用到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与

规划中，在回顾土地混合利用理论及其应用的基础上，按照“内涵特征—定量测度—驱动机理

—实践路径”的逻辑思路，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进行系统解析，并以天

津都市郊区的姚村为例实证本文提出的研究框架，在理论上丰富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的内容

与方法，在实践中为编制村庄规划、助推乡村振兴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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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混合利用（Mixed Land Use）起源于西方城市规划学界对城市用地功能分区带

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批判性反思，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城市用地在一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

的混合使用状态，是以功能混合为目标的开发模式[1]。20世纪中期西方学界对依据霍华

德“田园城市”理论和《雅典宪章》“功能分区”理论进行城市规划所带来的城市蔓延问

题进行了反思，认为功能分区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布局割裂了城市功能间的有机联系，造

成土地利用低效、社会布局隔离、交通拥堵等问题[2]。对此，简·雅各布斯[3]在《美国大

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空间和功能多样性以及经济多样性是城市竞争力和活力的决定性

因素，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强调“努力创造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4]。此后，土

地混合利用受到广泛关注，成为消除城市规划中功能分区带来的系列问题的突破口，荷

兰的“紧凑城市”理念，日本的“复合城市”理论，美国的“精明增长”理论、“新城市

主义”以及英国的“城市复兴”纷纷涌现[5,6]，均将土地混合利用作为城市发展规划理念

的实践措施，提倡土地高密度、混合功能开发[7]。实际上，不仅城市用地具有混合利用的

特征及规划需求，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郊区、东部沿海工业化地区等）的农村受非农要

素辐射和带动强烈，城乡界限趋于模糊，农村居民点用地由单一到多样，由多样到复

合，成为兼具居住、工业、商服及旅游接待等多功能的复合体[8,9]，也具有显著的混合利

用特征[10]。

传统农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呈现截然不同的演变

态势。在传统农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单一、功能闲置和废弃，学者将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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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为“空心村”理论[11]。有学者尝试运用“精明收缩”理念探讨“空心村”的规划与

空间发展策略[12-14]，指出“精明收缩”为正在衰退或不可避免终将衰败的区域提供了收缩

规划的思路[15]。但是，当前缺乏对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及规划的相关理论

研究。长期以来，实践多将农村居民点视为均质的空间，建造功能单一的居住小区，这与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特征相差甚远，难以适应农户多样化的需求[16]；

研究也多从宏观视角将农村居民点视为一个“点”，缺少对其用地内部结构与功能性质的

微观解析。随着国家职能部门改革，新成立的自然资源部要求以空间规划代替原先单一

的土地规划、城乡规划，更强调空间综合利用、混合利用的概念，并在农村地区试行村

庄规划，助推乡村振兴。土地混合利用理论将土地视为一个异质性载体，探讨多种使用

性质/功能用地的混合利用状况，为解释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并指导其规划

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引入土地混合利用理论，将研究聚焦经济发达地区，在阐释土

地混合利用理论的起源及其应用的基础上，按照“内涵特征—定量测度—驱动机理—实

践路径”的逻辑思路，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进行系统解析，并以天津都市郊区的

姚村为例进行实证，在理论上扩充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村庄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在实

践中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支撑。

1 土地混合利用研究的缘起及应用

当前，学术界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定义主要针对城市用地划分提出。美国城市土地利

用协会[17] （The Urban Land Institute）在1976年出版的《混合使用：新的土地使用方法》

（Mixed-use Development: New Ways of Land Use）指出土地混合利用应是三种或三种以上

有利于税收增加的使用功能的结合，内涵包括：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混合、不同设施的

混合、土地与设施交错的混合；增加土地利用强度，增加土地利用类型，整合各种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18]。也有学者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内涵进行了探讨，指出土地混合利用是指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城市用地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混合利用状态[19]，体现在土地使用、功

能布局和空间形态上的混合[14]。土地混合利用的内涵强调“混合功能”与“土地利用”

两个层面的整合，“土地利用”是“混合功能”在空间上的显相体现，直接影响城市功能

的发挥和运转，“混合功能”是“土地利用”的内在依据，促使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与优

化[20]。总体来说，当前对土地混合利用内涵的剖析主要侧重城市区域范围内，对城市郊

区及半城市化地区土地混合利用的探讨较为缺乏，没有从广义上提出土地混合利用的一

般规律内涵[10]。

土地混合利用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领域[21,22]。例如，阿姆斯特丹将混合利用

开发作为一种重要的规划手段，通过多功能住宅、多功能街道、用地功能的混合和均衡

等途径，解决城市问题，激发城市活力[1]。复合城市理论在日本城市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成为日本城市建设的主要开发方式[4]。此外，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混合使用区划

与街道标准》和新加坡“白色地段”也是践行土地混合利用实践的典型[23]。在国内，土

地混合利用实践多集中在城市新区、地铁及高铁站口等的规划中[22-24]。土地混合利用已成

为现代城市理论和规划实践的重要策略，作为一种改善城市发展建设中问题的方法得到

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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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有学者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特征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其混合利用

具有性质混合、功能混合、开发方式混合三个特征[10]。总体来看，当前缺乏对农村居民

点用地混合利用的深入剖析，尤其缺乏土地混合利用理论应用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与

重构的相关研究。

2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研究框架

2.1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内涵

综合土地混合利用的概念以及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特征，本文将农村居民

点用地混合利用的内涵概括为：农村居民点内部两种及两种以上的不同使用性质/功能的

用地并存的状态，主要发生在城市郊区和沿海工业化地区等经济发达地区，是由于工业

化、城镇化的外部环境辐射，以及农户生计多样化和非农化的自我调适，农户对土地利

用的多种功能尤其是非农生产功能产生了需求，并根据村庄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对各种

用地的功能进行权衡与选择的结果。从概念可知，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强调的是农

村居民点内部不同功能类型地块的交错，以及同一地块不同使用功能/性质的复合。前者

如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混合，侧重水平维度；后者如一个地块“底商上住”的利用形

态，同时承载居住功能和收益功能，侧重垂直维度（图1）。

2.2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特征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在空间上主要表现在由于农户生计与生活需求的多样性导

致的农村居民点内部不同功能性用地的混合，包括水平维度的多样化和垂直维度的复

合；在时间上表现在农户需求变化引发的各类用地功能/性质此消彼长的权衡（表1）。因

此，应从“地块—居民点”两个尺度，以及“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剖析农村居民点

用地内部结构与功能的演变轨迹及其区域差异，提炼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域

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特征。同时，要加强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分类研究，

图1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示意

Fig. 1 Diagrammatic sketch of mixed 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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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结构及主导功能性质，全面认识农村居民点用地

混合利用的地域分布规律与模式。

2.3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测度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测度是认识其混合利用程度的基本前提。总体来说，当

前对土地利用混合度的测度涵盖了混合用地概念的两个方面[33]，即水平维度上土地利用

类型的多样性及其邻近性（可达性），缺少对垂直维度、时间维度，以及各种功能性地类

之间关系的讨论，没有考虑不同地类之间混合产生的外部性。因此，除了考虑数量结构

和可达性/临近性，还应关注土地利用的关系维度即土地利用的兼容/外部性，并考虑社会

层面，从人的生活与生产的社会构成，构建综合的评价模型考察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

用的程度（表2）。

2.4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驱动机理

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处于城乡之间，在活跃的非农生产和高密度的居住活动下，土

地使用性质相互转换，土地利用功能结构不断变化[40,41]，由于建设空间有限，产业聚集和

人居增长在空间内叠合，引发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混合利用。因此，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

利用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应在工业化、城镇化转型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的大背

景下，从土地利用多功能性，以及农户需求多样性及其变化的视角，分析农村居民点用

地混合利用的驱动机理（图 2）。首先，土地利用的多功能决定了其开发可用于不同目

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下农村建设用地的稀缺性决定了农户利用有限的空间进行各项生

活和生产建设，成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约束性前提条件；其次，社会经济转型

背景下农村经济的多样化及非农化，引发了农户的生计转型，促使农户对土地的多功能

利用，直接引发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混合利用[42]，不同地区农户需求的差异，又导致了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地域分化；最后，农户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变化，从而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功能类型进行权衡与取舍，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变化。

2.5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实践路径

经济发达地区的村庄规划和农村居民点重构，应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

表1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特征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 of mixed 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混合利用

水平

维度

垂直

维度

时间

维度

多样性

复合

权衡

特征

体现在单个农村居民点的用地内部

结构或功能类型的多样化，以及不

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或

功能类型的差异，强调农村居民点

内部不同地块的交错

体现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立体空

间，如“底商上住”，更多的是强

调农村居民点内部单一地块尺度的

功能复合

随着时间的演进，农户基于农村居

民点用地多功能性，为满足生产生

活需求的变化，对农村居民点内部

用地类型/功能进行选择与取舍

研究案例

（1）单个农村居民点：北京郊区农村居民点内部出现大量工

商业及服务用地[8]，珠三角的潮州市古巷镇形成卫生洁具产业

集群，江苏姜堰市受经济开发区辐射，均引发农村居民点内

部出现大量工业用地[25,26]；（2）不同类型的农村居民点：在浙

江省嘉兴市、义乌市、泰顺县等 3个地区建立经济发展水平

和地形差异的样带，城中村和近郊村用地以生产功能为主，

边远村以生态功能为主[27]

广州市康乐村产业空间附着在居住空间内部[28]；广州市里仁

洞村在垂直空间上出现厂房、租住、自住的空间分层[29]；山

东省沂水县一个商业化的村庄，农民将住宅的一、二层用于

商业，顶层用于居住[30]

苏南地区的无锡马山镇农村居民点以居住用地、旅游用地、

工业用地的综合权衡为主[31]；农村居民点用地多功能权衡体

现在居住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比例降低，工业、旅游、商贸

服务等非农生产和收益性用地比例提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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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驱动机理

Fig. 2 Driving mechanism of mixed 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表2 土地混合利用测度方法与模型

Table 2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models of mixed land use

维度

数量

维度

空间

结构

关系

维度

社群

维度

测度依据

多样性/

密度

可达性/

邻近性

兼容性/

外部性

社会

关系

概念解释

水平（直接）：某一区域内，不

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比例[34,35]

水平（间接）：借鉴生态学上多

样性相关指数，例如辛普森指

数、香农指数、平衡指数、相异

指数、熵指数[36]

垂直：借鉴容积率的概念，单位

功能占地面积的平均层数[19]

时间：同一土地/空间上，不同

时间承载不同功能，各功能用途

所占据的时间比例[37]

土地利用混合度高的地区，居民

日常生活的多种用地类型在空间

上近邻，评估步行环境反映其土

地混合利用度[38]

某一区域内，目标地块与共存的

邻近地块存在外部性，具体分为

完全兼容、条件兼容、不兼容，

区域兼容性越高表明土地混合利

用度越高[33-39]

同一产住单元内的职住人群

比率，反映生活与生产的社

会构成[37]

测度方法

RCR =
C f

R f

C f 为商业使用总建筑面积（m2）； R f 为住宅使用总建筑面积

（m2）

R =
∑i = 1

N pi

N
i表示POI所代表的某用地类型； pi 表示 i类用地的POI个数占

总用地类型POI个数的比值；N表示共有N类用地

M2 = S f S0

ì
í
î

ü
ý
þ

∑j

N é

ë
ê

ù

û
ú( fi)(

Si

S f

)

S f 为案例中功能区域总面积 （m2）； S0 为案例区占地面积

（m2）；
Si

S f

为案例的功能强度， Si 为第 i 种功能空间的面积

（m2）； fi 为第 i种功能空间的层数

Mt =
1 -max (tc, tz)

(tc + tz)× 2

tc 、 tz 分别为产、住行为时长（t）；max( tc , tz )表示两者中的

最大值

Ai =∑j ∈ Zj

æ
è
ç

ö
ø
÷Sj ∑k ∈Cj

Pk

j 为设施（供给侧）的位置；k为用户居住地（需求侧）的位

置； Sj 为供给的集合； Pk 为需求的集合； Zj 、Cj 为距离阈值

VMDIi = 1 -
∑

j

n

Cij

n
cij 是地块 i和 j之间的兼容性值；n是地块 i影响范围内的地块

数量（个）；1是一个地块上理论最大不兼容值；一般来说，一

个地块的混合程度越高，该地块的环境效果越好

Mp =
1 -max (pc, pz)
(pc + pz + pl)× 2

pc 是产业人员数量（人）； pz 是居住人员数量（人）； pl 是临

时人员数量（人）；max( pc , pz )表示两者中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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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避免建造用地功能单一的居住区对农村经济和农户生计的影响；同时，农户自

主的土地利用决策会产生负外部性，也有必要对现有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进行优

化。对此，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实践路径，首先要预测农村居民点用地多功能类

型及比例，其次，构建基于“水平—垂直”双重维度的多功能用地混合的结构布局方案。

2.5.1 农村居民点用地多功能类型及比例

农户为满足需求最大化的目标做出土地利用决策，从而决定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

的类型及组合形式。农户土地利用决策以满足家庭效用最大化为前提，无法协调与村庄

公共建设之间的矛盾，往往会造成农村建设用地结构无序、人居环境混乱等外部性问

题[32]，因此其多维需求可能存在非理性成分，这就需要通过设置约束条件规范农户的土

地利用决策。基于上述思路，本文根据杨永芳等[43]的研究，提出基于遗传算法的农村居

民点用地功能结构测度思路：变量选择主要依据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数量结构的变化，

测算不同利用结构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多功能；农户的生产、居住及生活功能需求为目

标；设定能够规避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产生的外部性问题的用地类型组合（容积率、商住

比、绿化度等）的合理阈值作为约束条件。由于农户需求是多目标的，因此，不同于单

目标优化的唯一最优解，遗传算法是多目标解集。在实际中，根据不同地区农户需求的

意愿和偏好做出权衡，可从多个最优解中挑选出一个或多个解作为优化方案，即得出农

村居民点用地多功能混合的数量比例方案集。

2.5.2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的结构布局方案

通过水平维度的混合，以及垂直维度的复合，满足农户需求效用目标的同时，实现

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关联密切，功能组合优化（表3）。一方面，提高农村居民点内

部各类用地的兼容性，消除由于农户自主土地利用决策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增强农村各

类要素的互动和联系，促进经济发展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农村居民点用地多功能的复

合，实现立体空间的混合利用，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效率。

3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案例：天津市姚村

姚村位于天津都市郊区的西青大学城内，北临天津工业大学，东接天津师范大学，

西与潘楼村接壤，南与付村相邻，共807户，1978人。进入2000年以后，大学城陆续建

设，姚村村内经济由农业生产逐渐转向以服务大学生消费和住宿为主，出现了大量的出

租和商业空间及其功能性用地。农民就业高度非农化，业态多达40类，引发显著的农村

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

3.1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特征

在水平层面上，姚村居民点用地可分为商业区和住宅区两部分（图3）。商业用地主

要沿慧学道和工一号路一侧分布，业态以餐馆、超市等为主（表 4）；居住用地分布在

商业用地内侧，图 3a 前方即为商业用地，后面即为居住用地。姚村居民点总面积

36.66 km2，其中商业用地占2.98%，住宅用地占22.85%，交通运输用地占44.96%，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占29.05%，其他用地占0.16%，混合利用特征较为明显。

在垂直层面上，住宅用地不仅用来居住，而且用于出租以及商服，因此，出现居住

功能和出租收益功能的复合（图3b），以及居住功能与商业功能的复合（图3c）。底楼一

般用于经营超市、理发店等，楼上除了用于居住，也混有住宿等用途。2019年，姚村

10 个居住园共有房屋 4116 套，其中，居住占 70.14%、出租占 24.37%、商业占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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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3.2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测度

根据表2的计算公式，测度姚村水平维度、垂直维度及外部性维度的混合度，结果

如表6所示。

姚村水平维度的土地利用混合度为0.73，表明姚村土地利用类型结构较为均匀，整

体混合程度较高；垂直维度的土地利用混合度为1.61，表明姚村住宅楼的垂直空间内部

出现明显的功能复合，姚村住宅楼一般为4~5层，商服功能空间聚集在1~2层，租住功能

空间主要集中在2~3层，宾馆和自住功能空间集中在4~5层；外部性维度的土地利用混合

度为0.77，表明姚村土地利用的兼容性较好，这主要是村内用地类型多为住宅用地、绿

化用地、文化设施用地，地类的正外部性效果明显。

3.3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驱动机理

3.3.1 大学城建设的外部驱动

社会经济转型为姚村土地混合利用提供了背景，具体来讲，即西青大学城的建设引

表3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布局方案

Table 3 Layout of mixed 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维度

水平维度

垂直维度

布局思路

倡导多地块多功能水平混合：通过渗透

性开发的方式调整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

结构，实现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多功能

的有机混合，以及使用性质的兼容。充

分考虑不同用地功能组合效益的发挥，

重塑各地块的微观区位，不再将各功能

性用地的布局割裂开来[44]。例如，商业

服务业用地应该沿主街、主干道及人流

多的微观区位布局；工业用地布局应考

虑交通便利又要与住宅用地有一定间

隔；住宅用地应尽量避免布局在交通杂

乱及临近工业的微观区位，要充分考虑

人居环境的适宜性

倡导同一地块多功能的垂直复合：根据

不同生产及生活活动的特点，在不同空

间层次安排不同的功能利用方式，实现

不同类型功能的分层布局，以提高各类

活动的效率。例如，在农村居民点用地

的底层空间发展理发店、超市等商业性

和要素联系与流动性强的活动，中间层

用于办公、仓储等活动，上层用于居住

及出租等

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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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姚村发展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为这一区域提供了10万大学师生的广阔市场。顺应非农

经济的辐射，姚村经济结构由第一产业迅速转向第三产业，尤其是以服务师生群体的餐

饮、购物、娱乐和房屋出租发展，推动了姚村经济构成的高度非农化（表7）。村庄经济

的非农化引发农村居民点内部生产性功能用地和商业空间的大量出现，从而引发了农村

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

表4 2019年姚村商业用地的业态类型

Table 4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commercial land of Yaocun village in 2019 (个)

类型

餐馆

KTV

网吧

理发店

学生超市

教育培训

美容美甲

数量/个

62

1

3

5

7

1

2

类型

化妆品店

3C产品维修

酒吧

面包店

轰趴馆

药店

照相馆

数量/个

1

2

1

3

1

3

1

类型

打印店

水果店

文具店

小吃店

眼镜店

银行

饮品店

数量

1

2

1

6

5

1

9

图3 2019年姚村土地混合利用结构图

Fig. 3 Mixed land use structure of Yaocun village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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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自我调适

农户会改造其住宅形态和功能以

适应其生计方式的变化[30]。姚村村民

在土地征收之前多从事农业生产，土

地征收后由于大学城的进驻，农户主

动承接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放弃农

业生产转向商业和服务业，引发住宅

用地功能的多样化复合。尤其是由于

土地征收补偿，每户可分到房产 3套

左右，农户将多出的房屋出租，或用

于商业或出租给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

居住，引发农村居民点用地垂直层面

空间功能的复合。

4 结论与讨论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多样化演变态势，为传统的将农村

表5 2019年姚村住宅用地功能复合利用

Table 5 Mixed use of residential land of Yaocun village in 2019 (户)

小区

春风园

夏华园

秋鼎园

冬盛园

文博园

智达里

义正里

信诚里

仁德里

礼贤里

共计

户数

240

204

234

240

984

784

320

260

350

500

4116

自住

70

155

70

110

375

736

313

257

327

474

2887

出租

127

20

162

99

562

3

1

3

12

14

1003

商铺

43

29

2

31

47

45

6

0

11

12

226

注：出租指出租给学生或外来人口用于居住，并收取房租。

表6 姚村土地利用混合度

Table 6 Mixed land use degree of Yaocun village

维度

水平维度

垂直维度

外部性维度

混合度

0.73

1.61

0.77

取值范围

[0, 1]，数值越大代表水平维度上土地混合程度越高

＞0，数值越大代表垂直维度上土地混合程度越高

[0, 1]，数值越大代表地块之间的外部性混合程度越高，地块周围的环境兼容性较好

表7 2019年姚村业态构成

Table 7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Yaocun village in 2019 (个)

类型

餐馆

KTV

网吧

理发店

学生超市

家政服务

乐器培训

教育培训

照相馆

健身房

饮品店

宠物店

诊所

外卖店

文具店

数量

70

1

3

24

36

1

4

11

9

1

12

3

6

9

1

类型

打印店

驾校

水果店

眼镜店

化妆品店

快递点

五金建材

私人影院

桌球棋牌

干洗店

住宿旅馆

花店

裁缝店

小吃摊

租住

数量

8

2

7

5

1

6

9

1

2

8

70

2

4

7

933

类型

通讯服务

成人用品店

3C产品维修

面包店

酒吧

彩票店

药店

轰趴馆

美容美甲

养生馆

文化传媒

咖啡馆

家电维修

银行

数量

4

2

8

5

8

2

5

3

28

14

11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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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点视为均质空间的认知与规划实践提出了挑战。本文将土地混合利用理论引入农村

居民点用地演变与规划领域，在理论上突破了把农村居民点用地视为一个“点”的局

限，探讨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不同用途/使用功能地块的交错，以及某个地块的功能复

合，是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研究方法与框架的丰富与深化；在实践中可指导农村居民

点用地内部结构调整与优化，其提倡的混合功能利用与开发既可满足农户需求的多样

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又能实现农村建设用地集约高效利用，从而为经济发达地

区的村庄规划编制提供了新思路。由于篇幅和数据限制，本文以天津都市郊区的姚村为

例，仅对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特征及其测度、驱动机理进行了初步

验证，并没有涉及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路径。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实现路

径是作者今后研究的重点。

土地混合利用最初是应用到城市用地演变及规划领域，是与功能分区对立的范畴。

在认识到城市功能分区规划带来的弊端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将功能分区与混合利

用结合起来，即宏观上功能分区、微观上混合利用将是未来城市用地规划的新途径[2]。但

是，农村居民点由于在建设用地规模、要素集聚程度等方面与城市有巨大差距，其用地

混合利用特征与城市用地存在显著差异。与城市用地混合利用不同的是，经济发达地区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对立面不是功能分区，而是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一化及其利用

功能的同质化。因此，将土地混合利用应用到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及规划领域，要注意

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城市用地混合利用的区别，重点关注的不是混合利用基础上在更大尺

度上实现功能分区，而是在混合利用的微尺度上如何调整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以提

高其多样性和兼容性，避免土地利用及其功能的单一化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多样化需

求的不利影响，这也是对土地混合利用理论内涵与实践应用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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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mixed 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esearch framework

ZHANG Bai-lin1, QIAN Jia-cheng1, CAI Wei-mi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2.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Mixed land use advocates that the land has multiple uses and functions, which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vit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nsive use of land.

At present, mixed land use is mainly applied in urban land use evolution and planning practice.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the urban-rural boundary tends to be blurred,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urban suburbs are gradually

diversified, showing significant mixed ut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pply mixed land use to the evolution and planning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use.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theory of mixed land use and its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quantitative evaluation-driving mechanism-practice approach",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mixed 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urban suburbs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was proposed. Finally, we take Yaocun village,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suburbs of Tianjin,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the research

framework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ideas and plans for the mixed land use theoretically

enrich the methods and framework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use, and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preparation of village plann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

Keywords: rural residential land; mixed land use; research framework; village planning; eco-

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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